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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记事，范伟见过太多的“王响”。
沈吉铁路开外一百米，就是范伟的

家，铁轨的震动伴随着他整个少年时
期。火车头的构造，火车司机的操作，
都让他记忆犹新。

“王响”再具象一点，就是老家胡同
里那个吃媳妇小灶的男人。当孩子们
跑到街上玩时，男人坐在门口吃早饭，
一杯奶、一块月饼、一个煎鸡蛋：“火车
司机，8 级工匠，在家里是地位最高的，
他吃的东西孩子都没份。”

范伟的父亲是典型的沈阳老工人，
王响经历过的事情，范伟的父亲和哥哥
都感同身受。最近他看到一些地方的
出租车司机都在车上写“王响挺住”“王
响加油”，他感慨：“感觉大家对王响特
别有共情，尤其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后来
成了双雪涛、班宇、郑执，写出了《平原
上的摩西》《逍遥游》《生吞》等，带火了
东北悬疑，也让大众对东北这片土地产
生了更多想了解的兴趣……而范伟想
把东北人的可贵之处传播出去——他
们最不缺的是生活的智慧，那些苦难和
困顿教会他们苦中作乐，去顺应时代的
变化。

用温暖的方式讲苦难
是东北人的生活态度

记者：悬疑题材对您来说其实并不
新鲜（《长安道》《不速之客》《断
桥》……）。今年您演的《漫长的季节》，
也是东北悬疑题材。在您看来，东北悬
疑和其他悬疑相比，有什么优势？

范伟：我觉得东北悬疑的优势在

于，哪怕是一个悲情的故事，都离不开

东北特有的幽默感。之前我演《耳朵大

有福》，主角王抗美经历的事情也是很

苦很难，但他一直会强调自己耳朵大，

有福气，强调自己不服输。我觉得东北

人的特质就是，苦也是一天，乐也是一

天，干嘛自己憋屈。可能由这样东北人

组成的、发生的故事，和别的地方发生

的故事就不太一样。

记者：您是被《漫长的季节》这个故
事的哪一个点所打动的？

范伟：导演首先给我讲了一个概

念，这本来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我们

用温暖的方式来讲。我觉得他说的特

别对，其实这种讲述方法代表了东北人

的生活态度。即使遇到再多再大的苦

难，依然能够乐乐呵呵地去面对它。

王响折射一代东北人的命运
对这个人物特别有信念

记者：在塑造“王响”的时候，您通
常会做哪些准备，有什么心得跟年轻
人分享？

范伟：所谓的准备都是如何让角色

从文本到完全立起来，由不太相信到完

全建立起自己信念的一个过程。王响

对我来说太熟悉了，看得见、摸得着，我

对这个人物特别有信念，所以不用做太

多的准备。王响经历过的事情，我爸爸

和我哥哥都感同身受。

记者：看您之前的采访，您说过自
己是在火车鸣笛的声音里成长的。王
响这个角色也是火车司机，您在准备的
时候会不会也有共鸣？

范伟：对，我也觉得挺有缘的。我

从小在沈吉铁路旁长大，火车头的构

造，包括火车司机干活的样子，我的印

象特别深刻。对我而言，王响这个角

色，看得见、摸得着，特别亲切，我也特

别有底。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演过

层次最多最丰富的一个角色，也是一次

挑战。

记者：您在拍摄中有没有印象深刻
的事情？

范伟：其实王响这个角色很复杂。

1997年的王响还没遭遇工作和家庭的

变故，我就演得特别开心，特别轻松。

比如在儿子房间里辅导他写诗“打个响

指吧，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和媳

妇贫嘴“医院是你家开的啊，说拍就拍，

你先给我拍个黄瓜”，这都是我现场和

导演一起编的，我们一起商量，试着编

了一个小顺口溜。

2016年的王响是一个背负过多、心

思很重的人。事儿一多，你就不能演得

太过外露，即兴的东西就少了。要尝试

表现出非常平淡，但又不平静的人物内

心。为了拍好戏，我和导演经常会在微

信讨论剧本，这样拍行不行。导演会给

我一些建议，适当地给我做一些调整，

听他一说，我再一试，这个味就对了。

记者：有观众认为王响是一个“典
型被虚名和荣誉骗了半辈子的loser（失
败者）”，什么事都要往前插一脚，三天
两头吹牛，结果在厂里连自己的儿子都
保护不了；也有观众认为王响是一个对
工作有责任感、有正义感、有情有义的
父亲。您如何看待这样两极的评价？

范伟：我觉得这两个评价综合一

下，就是王响。他的命运和时代洪流以

及个人悲剧紧紧捆绑，是我遇到过最复

杂、最坎坷、最有变故的一个角色。王

响有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再多迈半步就

是虚荣心。比如，当他知道自己即将下

岗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自己没

面。他笃信桦钢这么大的企业，肯定黄

不了。包括他和儿子说：“你到工厂来

上班，这才叫班。你到乱七八糟的地方

上的，都不是正常的班。”他这种偏执

的、固守的观念，其实害了他，也害了孩

子，所以才导致后面的悲剧。

王响其实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东北

父亲，他爱儿子，也心疼媳妇，但他表现

的形式不一样。他和他身边的东北大

老爷们都这样，对老婆是大男子主义，

对儿子则是输送“我说的是绝对正确”

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人笑话。

观众说的都有道理，我觉得从王响

的个人角度来说，他就是一个灰色人

物。他有自己的不足，不是那种完全高

大上的、无可挑剔的一个人。

记者：您认为老年的王响和中年的
王响相比，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范伟：我觉得性格肯定是没变的，

人内心的底色没变，但可能表现的方式

变了。以前的王响会比较外露、快人快

语，干什么事情都一腔热血，对家人和

同事会比较简单粗暴。但后来他年纪

大了，经历的事情多了，表现的方式就

比较含蓄迂回，讲究策略性。

王响和范德彪的梦幻联动
他们都有小人物的共性

记者：在《漫长的季节》中有很多有
意思的部分，比如王响和龚彪一起去桂
英烧烤店吃饭，王响的铃声是《在那桃
花盛开的地方》，娱乐场所还叫“维多利
亚”，还和门童有互动。这算是王响和
范德彪之间的梦幻联动吗？

范伟：对。其实我也特别奇怪，《马

大帅》这部剧已经过去20年了，到现在

范德彪依旧能够受到大家的喜爱。为

什么大家喜欢范德彪？我觉得是因为

人人都能在范德彪身上找到自己的影

子。范德彪和王响不一样，但其实他们

也有共同之处，我觉得导演也会下意识

地对两个角色做一个勾连。因为导演

是一个《马大帅》迷，在现场的时候，他

经常会穿着彪哥的文化骷髅衫给我们

导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记者：感觉您的一些角色讲的都是
“时代落水者仍想葆有尊严”的故事。
您觉得自己演的角色中，最能够代表这
类小人物的是哪个？

范伟：我觉得范德彪、王抗美和王

响代表的都是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的

小人物。他们都有共性，只是处理的方

式不一样，命运也不一样。范德彪相对

来说，是幽默版的“落水者”。王抗美，

比王响相对好一点，没有那种大开大

合、大起大落的状态，只是面对苦难的

生活态度问题。王响则更让人唏嘘，好

多人对王响都特别同情，我看一些地方

的出租车司机都在车上写“王响挺住”

“王响加油”，感觉大家对王响特别有共

情，尤其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记者：在当下，王响的故事对我们
还有启示作用吗？

范伟：我觉得教会了我们顺应。在

面对时代变化时，人显得特别渺小。我

觉得得靠一些生活的智慧去适应它。

比如说王响，他没有适应好，他太坚持

了。他把事情想得太绝对了，没有发现

事物的规律性。比如，他认为桦钢不会

倒下，他就告诉自己绝对不能下岗。他

太绝对了，人一绝对就会固执，一固执

就会不懂得变通，这样就容易出现问

题。我觉得我们还是得需要一些生活

的智慧，去顺应时代的变化，或者自己

尝试去改变。 据潮新闻

《漫长的季节》中范伟饰演王响。

主演《漫长的季节》被赞演技天花板
范伟：我在东北见过太多“王响”

荒草丛生的河道旁，一辆出租
车因翻倒而燃烧，年迈的司机
站在一旁，望着猎猎的火光发

呆。风从他花白的鬓边吹过，熊熊的火苗
翻腾着、吞噬着一切，包括那件用来扑火
的红毛衣。

毛衣是他的儿子发了第一份工资送
的，进口羊毛，他嘴上嫌弃颜色太过鲜
艳，但用报纸裹着小心翼翼地放在柜子
里。儿子死后，他穿着它，破悬案、追凶
手、找证据，一穿就是18年。

真相有了，毛衣没了。浑身狼狈的他
躺倒在日光照耀的大桥上，卸下了最后一
丝气力。

这是范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到印
象最深的一场戏，如今回想，他依然五味
杂陈：“那种真相大白的虚无感，悲欣交集

的孤独感，再回首，怅然若失，泪眼朦胧。”
这也恰好地解释了剧名——《漫长的

季节》，寓意儿子离开的那个秋天，从此王
响被困在这个季节里，不问春冬。

5月1日，网剧《漫长的季节》迎来大
结局，导演辛爽创造了继《隐秘的角落》之
后的又一悬疑剧“神话”，微博上，“漫长的
季节封神”“漫长的季节王响死没死”等话
题纷纷登上热搜。过硬的质量、精巧的叙
事、细腻的情感，成就了其不断飙升的口
碑，豆瓣评分从9.0分涨至9.5分，成为近
5年来评分最高的国产剧集。

“年纪越大越想演点复杂的人。”范
伟接受采访时说。在遇到王响之前，他
演过范德彪，演过王抗美……但王响，
比他过去演的东北人都复杂、坎坷、有
变故。


